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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中国作协和山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重读赵树理”系列活动在山西太原启动。在“文脉新潮：赵树理创作精神与新大众文艺融合创新

研讨活动”现场，关仁山、老藤、白烨、葛水平、杨占平、傅书华、马金莲、王计兵先后作主旨发言。现摘发部分发言，引领我们重新感受赵树理的文学精神。 ——编 者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忘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脉新潮：赵树理创作精神与新大众文艺融合创新研讨活动”发言摘登

为了更好地构思创作，我需

要阅读中国乡土文学中的经典

长篇，它们是乡土文学的河流中

经时间之水淘洗后留下来的，如

同河床上的石头，有足够的分

量。作为乡土题材的书写者，如

果不能在这些经典里浸泡、磨

砺，不能顺着这条辽阔无边的河

流走一遍，数一数河道里的石

头，就没有底气写好作品。

其中，赵树理是绕不过去

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的详细

分析，我在中学时代就背诵过。《三里湾》当作课

外补充读物仔细读过。重新系统阅读他的作品，

一边读一边思考，他是真正的乡村文学书写者，

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和今天我们的生活，有着近

百年的跨度。期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如此大的时间跨度面前，为什么赵树

理的作品读来没有太多的违和感，相反还能引

发我的同感。我发现深层原因在于，作家深刻的

生活感受和深厚生活把控能力，他把生活吃透

了，从生活的泥水里摸爬滚打过，知道这泥水的

深浅，才能做到构思和表达中

的深入浅出、炉火纯青。生活当

中有些恒常的东西是不会随着

时间而消失的，人性的复杂不

会随着生活变迁而丢失，应该

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当中以不同

的面貌和质地来显现。这应该

是今天的写作需要把握的东

西，也是我们需要向前辈学习

的地方。

三仙姑和二诸葛，就在我

们的生活里。乡土文学的精神，是文学和乡土结

合以后，焕发出来的那种强大的生生不息的力

量。西海固地区老中青几代作家都在坚持写乡

土题材，也在与时俱进的学习中摸索和探究，寻

找更多的可能性。重读经典，向经典乡土作家和

作品学习，从经典乡土作品里寻求中国乡土文

学的新要素，挖掘乡土文学根脉，赓续乡土文学

精神，争取书写更优秀的乡土作品，讲述以西海

固为出发点的中国乡土故事，是西海固作家的

愿望与追求。

（作者系宁夏作协副主席）

赵树理小说对当下地域写作的启示
□马金莲

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此前一直很难

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赵树理所处

的年代，农民不识字，语言的表述方式

太文学化，农民听不懂。他笔下的大白

话，像极了农民田间地头的家常唠嗑。

这些带着土腥气的方言一出口，读者眼

前立刻浮现出庄稼汉蹲在墙根儿聊天的

画面。

最美的语言存在于大众口头。从新

大众文艺视角看，“接地气”的语言打破

了文学创作的精英壁垒，让文学从少数

人走向更广阔的大众。赵树理用农民听

得懂的语言创作，正是让农民群体参与

到文学欣赏与理解的过程中，实现文学

与大众的紧密连接。赵树理用农民听得

懂的话，把故事送到他们手里。《李有才

板话》里那句“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

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直白如民谣，

农民读得懂，更听得进，文学从此不再是

“文人的专利”，而成了映照他们生活的

镜子。

我们重读赵树理的意义，就是要明

白那个时代的中国百姓，更像一场“民间

艺术的狂欢”。他把说唱、曲艺揉进小

说，带着烟火气的表达，既讨农民喜欢，

又让作品成了批判现实的利器。

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各

种文艺形式相互融合借鉴是一大特点，

赵树理早就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了这一

点，将民间文艺形式与小说创作结合，丰

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也让作品更具传

播性与生命力，就如同当下新大众文艺

中动漫、游戏、影视与文学相互转化衍

生，形成更广泛的文化影响力。

赵树理的可贵，还在于他始终与土

地血脉相连。《小二黑结婚》写青年挣脱

包办婚姻，《三里湾》记农业合作化的阵

痛……他的故事里，有农村最真实的呼

吸，灶台前的家长里短、田埂上的思想碰

撞、新旧时代的撕扯与重生，他的每个字

都浸润着对农民的理解与深情。

文艺要反映时代生活，赵树理的作

品紧扣当时农村社会变革的时代脉搏，

关注农民命运，体现了文艺与时代、与人

民生活的深度关联，为新大众文艺如何

扎根现实、反映大众生活提供了典范。今

日重读赵树理，便是在字里行间邂逅“新

山乡巨变”的文学基因。他以俯身大地的

姿态倾听民众心声，用质朴鲜活的语言

书写时代脉搏，印证了经典作品与人民

土壤的血脉相连。这种创作理念与新大

众文艺对人民性、时代性的追求不期而

遇，启迪着当代创作者扎根生活沃土，在

新时代语境下持续探寻文艺与大众同频

共振的创新路径。

（作者系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大学

教授）

当代文学根系里的精神原乡
□葛水平

赵树理倡导的“大众化的艺术追求”

和我们现在倡导的“新大众文艺”正好契

合。作为新大众创作者中的一员，我深感

荣耀。

长期以来，我一直热爱写作，生活中

也经历了很多挫折。我最早的作品发表于

1992年。由于我追梦的过程出现偏差，后

来我的写作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当岁月让

我冷静下来，我发现，现实生活才是世界

里的山川、田野，梦想只是滋养田野和山

川的水分。热爱生活，就是热爱梦想，一滴

露水、一条小溪、一条河流，甚至是一场大

雾，都可以是梦想呈现给我的样子。梦想

找到了我，是来帮助我更好地生活。

赵树理倡导写作者深入生活，真实地

反映生活。我想起自己在昆山走街串巷，

踩着脚踏三轮车卖水果的那段日子。有个

卖苹果的小贩和卖榴莲的小贩发生冲突，

卖苹果的小贩抓起他摊位上剩余的苹果，

不断地投掷到卖榴莲的人身上，卖榴莲的

小贩拿起一颗硕大的榴莲，一次次做出假

装投掷的样子，但他始终没有投出手中的

榴莲。那时候我写下：“一个手持柔软无趣

的人，怀着一颗坚硬的心；而手持坚硬武

器的人，却怀着一颗柔软的心。”写作的最

大技巧，是赋予生命平等、尊重与爱，带着

同理心。这类似于我们做人，首先要做一

个好人，写出的文字里才会带着真情，才

能赋予文字以灵魂。

我特别喜欢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

作品里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后来，随着

多媒体文化的介入，网络上也出现了文学

的泡沫化。大量的文学作品并没有呈现出

文学艺术的思想性，这警醒着我时刻反

思，写作终究是为了什么？我想，只要我们

不抛弃文学，文学必然不会抛弃我们。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外卖诗人”）

梦想的样子
□王计兵

“劳动者”是重读赵树理的新视角，也是探讨赵树理

与新大众文艺关系的重要通道。就写作对象而言，赵树理

笔下的“问题小说”，考虑的是普通劳动者所面临的问题。

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先进人物，还是“中间人物”，

本质上都是占民众中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赵树理通

过笔下的人物塑造，将中国古代的民间价值谱系、五四新

文学时期人的文学的价值谱系、革命文学价值谱系融会

贯通，并给予最广泛、最切实的实践与体现。在这样的价

值视野里，有的是对普通劳动大众的真正尊重与共情。

如何重新厘清社会主义劳动者这一概念，如何引导

劳动者成为个体感性生命的价值载体，或许是当下文学

创作需要回应的时代命题。新大众文艺应该是一种有效

的实践方式，“劳动者”也会成为这一实践方式的核心概

念。新大众文艺应该学习借鉴赵树理接纳戏曲、曲艺、故

事等民间文艺形式的有效经验，关注网络、新媒体、短视

频、抖音等新的大众文艺形态，这些体现了新的经济形态

下新的大众群体的接受水准、情感形态和审美趣味。

昔日的赵树理，以劳动者的价值立场与对劳动者的

真实表达，使自己的文学创作为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所欢

迎，成为大众文艺的标杆，也为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广

大民众所共同认可，继承赵树理的这一创作经验，或许会

带来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发展。

（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劳动者”：新大众文艺
的核心理念

□傅书华

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代表、

山药蛋派创始人，其核心价值深刻体现在作

品主题、创作手法与社会关怀中。我从小喜欢

赵树理的作品，他以农民为创作主体，聚焦其

生存状态与精神诉求。我们这代乡土文学作

家，跟赵树理所处时代不同，但对乡土和农民

的情感是相通的。

作家如何与人民走到一起？怎样认知新

时代乡土社会？如何在作品中深刻而广阔地

再现当前真实的社会生活风貌？这些是作家

应该认真考量的问题。向赵树理学习，摒弃

“精英视角”，以平视姿态记录农民的喜怒哀

乐，赋予农民主体性，写出新农民真实的心

声。学习赵树理身上的人民性、大众性，学习

他语言的幽默、口语化，让文学成为农民生活

的精神镜像。赵树理的批判启蒙也很宝贵，破

旧立新，重塑价值，在作品中完成传统农民的

现代转型。赵树理的作品兼具“破”与“立”的

双重启蒙，一方面犀利批判封建残余，另一方

面塑造生动鲜活的“新人”形象。

新时代火热生活中，那些受人民群众欢

迎，真实、丰满、有深度、有情趣、有魅力的崭

新人物形象等待我们去塑造。作家要把山乡

巨变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认知，观察新人

的典型细节，新人才会脱颖而出。AI智能时

代，城乡融合、三产融合和科技赋能的生态农

业和现代智慧农业在广袤土地上崛起。大规

模高标农田、龙头企业、集体合作社的兴起，

都给乡村振兴带来了新气象。今天的梁生宝、

今天的小二黑，就这奋斗的人群中。这些时代

新人在乡村振兴中释放新的能量，实现了生

命状态和思想感情的巨大转化，在奋斗中完

成文化的重建和人的新生。

乡土文学发展至今，作家很难再靠某种

单一的文学取向，必须既向内也向外。我们

学习赵树理，就是要学习如何提高作家的认

知能力，如何对艺术世界有独到发现，对人

性世界有崭新认知，如何塑造属于今天的新

农民形象，如何获得写作的创见。这是我们

面临的写作难度。作家需要“在直面自己的

内心的同时，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

生活的复杂经验”，重新面对时代和文学的

基本问题。为了这样的提升和改变，我们必

须重读赵树理，获得启迪，真正获得表现这

个时代精神高度的艺术能力。

（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河北省作

协名誉主席）

赵树理说：“首都固然可爱，农村也

是可爱的，假如要问二者相较哪方面更

可爱，我以为这和问荷花与菊花哪个更

可爱一样。”我们姑且把城市文学比作荷

花，把乡土文学比作菊花，新大众文艺应

该是百花同框绽放的文学新景观。

山药蛋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实

现了表现手法的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带着泥土芬芳的文学

表达。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历史

性巨变，文艺的生产、传播途径以及大众

的审美取向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文

学、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文学形式的凸起，让文学出现了

内容多样化、互动性增强、受众被分流的现象。

新大众文艺包含着“破圈”“跨界”的突围性质。新大

众文艺之新，新在生产主体是象牙塔的外溢，过去，创作

主体主要是高居金字塔上层的作家、艺术家，而新大众文

艺格局下，人人都可能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由此带来内

容、形式、传播方式的变化也就顺理成章。

当突围成为开辟文艺新天地必然选择的时候，就不

得不思考文学的根据地在哪里？所谓守正创新要守的

“正”又在哪里？新大众文艺无论怎么破圈、怎么跨界、怎

么交互，都不能做流水中的浮萍，根须不能斩断。新的大

众文学需要有自己的胎记，有时代的烙印。

赵树理等乡土文学作家形成的文学流派，是新大众

文艺的重要根据地。随着城市生活竞争的加剧，很多人把

自己的精神原乡和生活归宿重新向乡村迁移。乡土文学

的通俗性，让它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我们从海量草根作者

的短视频中，总是能发现乡土文学的影子。

新大众文艺号角的主旋律是时代精神的交响，是队

伍壮大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体现。传统作家、艺术家需要面

对现实，紧贴地面飞翔。尤其在智能模型横空出世的当

下，正确的选择就是接受它、消化它，以“万物皆备于我”

的心态来驾驭它。

守正要守的是优良传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

念。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应该立足自己的成长水土，老

老实实做人民的学生，做生活的学生，做自然的学生。身

段放得越低，境界就会越高。新大众文艺的根本在于大

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不忘表现主体，

不忘文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赵树理的话对我们仍然有

启示：“农民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那么在新大众文艺

语境下是否可以这样说：新大众需要什么，我就写什么。

（作者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协原主席）

出身于农家、在农村长大的赵树理，

本来就“摸得着农民的底”，他并不满足

于此，而是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作工

作与写作的基本功和必修课。他摸索出获

取创作素材的两个基本办法：“在群众中工

作和在群众中生活”，并总结出“久则亲”

“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的12字箴

言。书写农民，写给农民，是赵树理自觉

自愿并坚定不移的创作追求和文学信念。

新中国成立初期，赵树理参与北京

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组建工作，

参与组织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他

表示：“我们号称人民文艺工作者，很惭

愧，因为人民并未接受我们的东西。”“虽然人民群众很

需要新的文艺作品，我们也急于把我们的作品深入到群

众中去，但两下接不上头，互相结合不起来。因此，我们

感到有组织大众文艺会的必要。”赵树理还主持创办了

《说说唱唱》《大众文艺通讯》等刊物，把许多精力投入

到大众文艺的研究与推广之中。他的文学大众化的追

求与理念，既包含了作家的“对象化”，也包含了写作的

通俗化、文艺的普及化，其基本要义是为人民写作，为

大众普及，使创作出来的文艺作品真正为人民所需要、

所喜爱，并真正起到促人觉悟、激人奋进的积极作用。

赵树理谈到小说作品因要适应农民读者的阅读对

象而采取的写法，“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写给农村中

识字的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听

的”。他还提到要向民间文艺传统学习，以及小说写作

中在“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从头说，接上去说”“用保留

故事中的种种关节来吸引读者”“粗细问题”等五个方

面的心得与体会。这些经验之谈，既清楚表明为什么需

要“民族化”，又具体告诉人们怎样才能实现“民族化”。

赵树理以大众化理念和民族化风格为特征的文学

追求，有着重要启示。他以农民为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

的创作坐标，在“以人民为中心”和“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等方面，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效仿的榜样与时代的

标高。他的本土性文化立场、大众化审美情趣，民族化

艺术气派，需要我们不遗余力地学习。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上世纪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后，还是上党乡村师范教师的赵树

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他先后

编过多种报纸副刊，形式以快板、鼓词、民

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

普通群众，让识字的能看懂，不识字的能

听懂，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结合时事政

治编写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

物，也是他坚持为大众写作的基础。

1942年，赵树理参加“文化战士大聚

会”时谈道：“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

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

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

教育。因为，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离

开大多数就没有抗战的胜利，文艺也就

没有对象了。”会后他创作了剧本《万象

楼》，剧情上讲究气势起伏，人物对话简

洁，布景简单，适合在民间演出。赵树理

亲自指导演员和乐队，成为抗日根据地

的保留剧目。

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对组织大众

文艺创作产生兴趣，后来离京回山西晋

东南农村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进入写作

状态。他骨子里流着农民血液，关注的是

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20世纪五六

十年代，赵树理有一多半时间是在晋东

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

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

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

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

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

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

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

赵树理曲折的人生道路与辉煌的文

学成就，以及他走过的文艺大众化道路，

泽被许多后辈作家，对新时代作家们投

身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实践也有积极的

借鉴作用。

（作者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

传统农民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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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与大众文艺
□杨占平


